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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日本汉字的类型、日本汉字读音与读法、中日汉字的形音义差异以及日本保留汉字的原因进行论述。认
为汉字已成为日本文字系统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将日本汉字与我国现行通用规范汉字作比较后发现，有部分日本
汉字与我国规范的简体字、繁体字、异体字、旧体字等字形完全一致; 但还有一些与中国汉字无法对应的日本汉字，
这些日本汉字在字形上与中国汉字有的只有细微的差异，有的则差异很大。提出因为历史、文化、社会发展以及日语
本身的变化等一些因素的影响，汉字在传入日本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并朝着独立化的方向迈进。
关键词: 日本汉字; 中国汉字; 独立化; 字形
中图分类号: H 36 文献标识码: A
中日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历史源远流长。公元 1 世纪后，先进的中国文化流入日本，这其中也包
括中国的汉字。虽然日本使用中国汉字的历史久远，但是在使用的过程中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尤其是
假名产生、词汇变迁等情况的出现使得中日汉字的差异越来越明显。了解日本汉字，首先应明确日本
汉字的定义。何华珍［1］2指出: “日本汉字，多属汉字流播过程中的变异或创新，侧重于汉字形义，且
被多数中日辞书界或学术界认定。”潘钧［2］3也对“日本汉字”做出了相对粗线条的界定: “所谓日本
汉字，是日语中的一种用来表记、表达日语的文字手段。它是在输入中国汉字的基础上，经过长时间
的发展、融合与变化而形成的。它有其自身发展的逻辑和规律。它有与中国汉字相联系的一面，也有
与之迥异的一面。”
由此可见，“日本汉字”虽与中国汉字同根同源，但是在历史、社会、文化等多重因素的影响
下，日本汉字在流传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特有的风格，成为一种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文字。本文将对
“日本汉字”的种类、读音与读法、中日汉字的差异及日本保留汉字的原因进行探讨。
一、日本汉字的种类
很多学者曾认为 1784 年出土的刻有“漢委奴國王”金印上的文字为日本可见的最早的汉字，并
借此印证《后汉书·东夷列传》中所记载的史实。随着对近些年出土的文物及文献资料的考察与研
究后发现，早在日本弥生时代 2、3 世纪便已有“山”“田”“大”等汉字字形的出现。故推测，此时
中国和日本已经有了一定的接触。因此，通过结合史料及出土文物可以得出，汉字传入日本应该不晚
于公元 4 世纪，而汉文及汉文写作技术应该是在公元 4 世纪末到 5 世纪初传入日本的。汉字传入日本
后，并非一成不变地直接被使用，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历史的演进，开始以一种自身特有的形态存
在，并不断朝着独立化的方向迈进。下文将对 5 种日本汉字加以论述。
( 一) 国字
“国字”一般会有 3 种解释。第一，它指的是日本通用的文字，包括平假名、片假名和汉字; 第
二，它专指相对于汉字而言的平、片假名; 第三，它指的是日本人根据汉字的造字原理造出的汉字，
这类汉字又被称为“和制汉字、和字、和俗字、皇朝造字、本邦制作字”等。最早使用 “国字”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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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称的是江户时代的著名学者新井白石，“国字”的第三种解释正是出自其著作 《同文通考》中对
“国字”的解读。
国字产生于奈良时代，在日本第一部文学作品 《古事记》中就出现了“国字”。被认为是日语史
研究珍贵资料的“正仓院文书”中也出现了 “国字”。关于 “国字”的出现，刘元满［3］指出，日本
的“国字”是用以弥补汉字表现日本文化的不足。由此可推断，“国字”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日
本人发现了一些本国特有的事物无法用现有的汉字来表达，于是他们便仿效汉字的造字原理创造了新
的汉字。新造的日本“国字”主要可归纳为以下 4 种类型。
1. 会意字
仿效会意字造字法造出的有训读无音读的国字。它是 “国字”的基本类型，故数量上占有绝对
优势。如“畑 「はた」” ( 指用火烧杂草后播种的田地，即旱田) 、“峠 「とうげ」” ( 指上路由上山转
向下山的最高处，即山顶) 等。
2. 形声字
仿效形声字造字法造出的有音读而无训读的国字，如 “膵 「すい」” “癪 「しゃく」”等。这里
有一例外，如“働 「はたら·どう」①、俤 「おもかげ·てい」”，这些形声字原来只有训读，后来因
其受到了组成这一汉字的某一部件的影响而出现了音读。何华珍［1］34将这一类字称为“准形声字”。
3. 合音字
一种把两个汉字结合在一起后取二字字音的国字，如“杢 「もく」”就是取 “木”“工”二字的
音，“粂 「くめ」”就是取“久”“米”二字的音等。
4. 变体字
通过改变字形而形成的国字，具体有以下 4 种变形方法: ( 1) 省形: 如 “風”和 “巾”合成了
“凧 「たこ」”; ( 2 ) 增繁: 如 “簗 「やな」”是在 “梁”之上加 “竹”字头; ( 3 ) 草书变体: 如
“俣 「また」”是由“俟”的草书讹变而来的; ( 4) 构字变异: 如“梺 「ふもと」”是由 “麓”变化
而来的。
( 二) 国训
“国训”一词最早同样出现在新井白石的 《同文通考》中。新井白石认为，“国训”是在汉字用
法上只限于日本所用而不见于中国字书中的字。俞忠鑫［4］指出，“国训”是指某一汉字原来没有的字
义而在传入日本之后才产生的新义。何华珍［1］26认为，“国训”即中国汉字在日本的语义引申或语义
变体。
“国训”与“国字”之间的界限有时会模糊不清，这也使得 “国训”的概念一直存在争议。陈
力卫［2］163认为，“国训”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类似于 “国字”，借汉字形而托日语音的形态; 另一类
是部分语义与汉字重合，但在日本又产生了独立的意义。按照陈力卫的阐释，确实不容易区分 “国
训”与“国字”。新井白石［2］164认为，中国没有其字的为 “国字”，有字但义不同的为 “国训”。新
井氏的解释看似可以很清晰地区分两者，但事实上，这里面存在一个问题: 同样是创造一个新的事
物，如果不能了解创造者是基于新的字形还是新的字义来选择，那么这种区分也就没有什么价值可言
了。基于此，可认为“国字”应当包含 “国训”。何华珍［1］33 认为，这种偶合的 “国字”，应为一种
跨国同形字，是一种特殊的“国字”。因为 “国字”与 “国训”二者的关系一直众说纷纭，所以这
里笔者当作两个独立的概念来处理。
( 三) 俗字
张涌泉［5］指出，“俗字”是相对于正字而言的一种通俗字体。日本汉字也有“俗字”的概念，但
是日本汉字所用的“俗字”概念与中国汉字的 “俗字”概念并不完全一样，日本 “俗字”有时指的
是异体字。镰仓时代的辞书《类聚名义抄》是日本历史上最早的表记 “俗字”的文献，江户时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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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宰春台在他的著作《倭楷正讹》中对“倭俗字”有一个笼统的概括［1］179。对 “俗字”的解读与分
类阐释得较为明确的依然是新井白石。新井白石在他的 《同文通考》中将 “本朝俗字”分为借用、
误用、讹字和省文 4 类［1］180。
1. 借用
指的是字与字之间的音近通假，也就是笔画多的字借笔画少的字的音来使用，如借 “若”表
“弱”、借“竜”表“龍”等。同时存在笔画少的字借用笔画多的字现象。
2. 误用
指的是字形相同而音义全异的字。但实际上，大多数的误用与字形简化、繁化或讹变有关。如
“假”误用为“仮”，“京”误用为“亰”，“州”误用为“刕”等。
3. 讹字
何华珍参照张涌泉的分类方式［1］187，将日本汉字的讹字分为增加意符 ( 如 “木篙”等) 、改换意符
( 如“歧”等) 、简省 ( 如“宝”等) 、增繁 ( 如“笁”等) 、结构变换 ( 如 “枩”等) 和书写变异
( 如“垨”等) 6 种类型。
4. 省文
关于省文，如今已归入“略字”的范畴，此处不再赘述。
( 四) 略字
“略字”大体上相当于简体字，其在日本还可以称为 “省文”“省画”“省字”等。杉本つとも
曾指出［2］180，江户时代学者井原西鹤的作品里使用了很多 “俗字”。这一时期的很多 “俗字”通过简
化后成为日本当用汉字，现在依然是日本的常用汉字。因此有学者认为简化后的 “俗字”当为 “略
字”，即上文提到的“省文”。
何华珍［6］指出，江户时代的中根元圭在其著作 《异体字辨》中首创的术语“异体字”，从广义的
角度出发，应涵盖颜元孙《干禄字书》中提到的“俗体字”“通体字”以及日本的 “假名”“省文”
“讹字”“国字” “借字”等。因此， “俗字”的范围要比 “略字”大一些，而二者应同属于 “异
体字”。
杉本つとも还指出［2］180， “略字”的产生得益于佛教的大众化。二战后，不少历史上使用过的
“略字”成为日本当用汉字，现在依然是日本的常用汉字。但是，今天日本所使用的 “略字”多数都
经历了一个从繁到简的过程。何华珍［1］114 － 116 考察了日本于 1981 年颁布的 《常用汉字表》中的 “略
字” ( 即“简体字”) ，并沿用谢世涯的观点将日本 “简体字”归纳为以下几种简化方式。
1. 简省偏旁: 如“條—条、價—価、應—応、疊—畳、圑—団”等①;
2. 更换偏旁: 如“禾睪—釈、擔—担、證—証、廳—庁、癡—痴”等;
3. 草书楷化: 如“棧—桟、碎—砕、狀—状、經—経、濕—湿”等;
4. 简存轮廓: 如“盡—尽、歸—帰、驗—験、實—実、圍—囲”等;
5. 同音代替: 如“聮—連、智—知、焰—炎”等;
6. 采用古体或异体: 如“處—処、戲—戯”等;
7. 符号代替: 如“廣—広、氣—気、嚴—厳、傅—伝、齒—歯”等;
8. 采用连笔俗体: 如“增—増、練—練、每—毎”等。
( 五) 假借字
在汉字传入日本后不久，就有了 “假借字”，日语中称 “假借字”为 「あて字」。「あてる」的
原义是“充当”的意思，所以 「あて字」应指的是用不该用的字来充当了某一字。值得注意的是，
日本的 「あて字」和中国 “假借字”并不完全对应。但由于它们都是借用来的字，因此这里也用
“假借字”来称呼 「あて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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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借字是一种能够使日本汉字走向独立化道路的重要载体。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假借能够摆
脱原字及其原义，用新字来代替旧字。这种在形态和意义两个层面都发生改变的方式也成为日本汉字
走向独立化的标志。
关于“假借字”的分类，许多学者比较认同将 “假借字”分为表音假借字、表词假借字和表语
段假借字。
1. 表音假借字
可具体分为借音 ( 如“兎角 「とにかく」”等) 和借训 ( 如 “出鱈目 「でたらめ」”等) ，这两
种方式都是用汉字来表音的，是最典型的假借。大多数万叶假名属于此类假借字。这种假借字又叫
“借字”，属于广义层面的“异体字”。
2. 表词假借字
指的是那些被称为 「熟字訓」的表记汉字。 「熟字訓」的读音对应的是整个词，并非一音对一
字，如“土産 「みやげ」、時雨 「しぐれ」”等。中世以后还产生了一些外来词表记，如 “煙草 「タ
バコ」”等。而到了近世近代则出现了一种有着临时性特点的汉字组合，如 “暫時 「しばらく」”
等，这种「熟字訓」，潘钧［2］170称之为“准熟字训”。
3. 表句段假借字
主要出现在变体汉文体中，如“於……大学 「……大学において」”等。所谓 “表句段”就是
在短语或句子层面的表记方法，此类假借字可以看作是表词假借字中的一种特殊形式。
二、日本汉字的读音与读法
( 一) 关于读音
日本汉字有两种不同的读音方式，一种是“音读「音読み」”，一种是“训读「訓読み」”。
“音读「音読み」”是模仿中国汉字的一种读音方式; 而 “训读 「訓読み」”则是不取汉字的音
而取汉字的义，并配上日语的固有读法的一种读音方式。如 「開花」中的 「花 ( か) 」是音读，而
「花が咲く」中的「花 ( はな) 」是训读。
在日本汉字中，既存在音读和训读两种读音方式都具备的汉字，如 「山 ( さん·やま) 」、「帰
( き·かえる」① 等; 也存在只有音读 ( 如「愛 ( あい) 」、「員 ( いん) 」等) 或只有训读 ( 如 「扱
( あつかい) 」、「娘 ( むすめ) 」等) 一种读音方式的汉字。
现代日本汉字的读音处于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因此，以 1981 年日本公布的 《常用汉字表》
( 以下简称《表》) 中的汉字为统计样本。据统计［7］125， 《表》中的 1 945 个常用汉字中，音读共有
2 187个，训读共有 1 900 个。又统计［7］128，在这 1 945 个常用汉字中，既有音读又有训读的汉字共有
1 168个，约占总数的 60% ; 只有音读的汉字共有 737 个，约占总数的 37. 9% ; 只有训读的汉字共有
40 个，约占总数的 2. 1%。根据上述统计可以看出，在 《常用汉字表》中，不是所有的常用汉字都
有训读; 也不是所有的常用汉字只有一个音读。由此可见，音读是现代日本汉字的主要读音方式。
( 二) 关于读法
因为两种读音方式同时存在，所以在使用日本汉字时，需要对选择 “音读”还是 “训读”做出
正确的判断。这种选择多数情况下会出现在使用日本汉字词的时候。通常情况下，日本汉字词的读音
可分为“音读 + 音读”和“训读 + 训读”两种读法。例如:
音读 + 音读: 民営 「みんえい」、年齢 「ねんれい」、疑問 「ぎもん」
训读 + 训读: 生物 「なまもの」、合間 「あいま」、足元 「あしもと」
然而，并不是所有使用日本汉字的词都符合上述两种读法，有的词既包含音读也包含训读。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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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词语的读法按照音训不同的组合方式又可分为两类。一类叫 “音训读法”，即音读在前，训读在
后; 一类叫“训音读法”，即训读在前，音读在后。例如:
音训读法: 半年 「はんとし」、毎朝 「まいあさ」、素直 「すなお」
训音读法: 赤字 「あかじ」、大勢 「おおぜい」、絵本 「えほん」
关于读法，还存在特殊的情况。例如「色紙」，如果按照音读 「しきし」来读，那么就译为 “正
方形的厚纸板”; 如果按照训读 「いろがみ」来读，则译为 “折纸的彩纸”。由此可见，如果某词既
有音读又有训读，那么不同的读法所代表的意义一般是不同的。
三、日本汉字与中国汉字的差异
( 一) 字形的差异
将日本《表》中的 1 945 个字与 2006 年我国的《语言文字规范手册》［8］ ( 以下简称《手册》) 中
的现行通用规范汉字作比较后发现，有部分日本汉字与 《手册》中规范的简体字、繁体字、异体字、
旧体字等字形完全一致。而《表》中还有一些与中国汉字无法对应的日本汉字，这些汉字在字形上
与中国汉字有的只是细微的差异，有的则差异很大①。
1. 字形差异较小者
( 1) 対—对 庁—厅 歩—步
( 2) —写 —弥 —刃
( 3) 両—两 労—劳 —船
其中，( 1) 中的差异是在中国汉字的基础上增加了一画; ( 2) 中的差异在于只有一画和中国汉
字字形有异; ( 3) 中的差异在于更改了中国汉字的部分偏旁的部分笔画。
2. 字形差异较大者
( 1) 売—卖 粋—粹 図—图 択—择 価—价
( 2) 峠、畑、込
其中，( 1) 中字形与现行规范汉字相比改换了部分汉字的偏旁; ( 2) 中则是仿效汉字的造字原
理造出的日本汉字。
( 二) 字音的差异
日本汉字包含音读和训读，叫做 “字音”的音主要是按音读规则所读出的音，而按照训读规则
所读出的音则和汉字没有任何关系，这里不作研究。不同的汉字因为传入日本的时间不同，在 “字
音”上也会有一定的差异。同时，汉字读音本身在中国就有地域性的差异，所以这也使日本汉字字
音的情况变得更加复杂。《表》中汉字的字音主要包括吴音、汉音、唐音、惯用音 4 类。
1. 吴音
吴音大约是在公元 5、6 世纪经由朝鲜半岛进入到日本的，是最早进入日本的汉字音。“吴”指
的是长江中下游地区，当时的日本主要受该地区汉字音的影响。在 《表》中，吴音读音的汉字约占
所有音读数的 37%。
2. 汉音
汉音进入日本的时间要晚于吴音，大约是在隋唐时期由日本访问中国的僧侣带回日本的，从此就
由日本政府依靠行政手段自上而下地推行并流传开来，并被视为 “正音”。此处的 “汉”泛指汉地。
但当时由于吴音已在日本产生了很深的影响，所以形成了吴音、汉音通用的局面。现在有一些常用汉
字还同时具备吴音和汉音两套读音，但是汉音所占比重要比吴音高。在 《表》中，汉音读音的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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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里的差异大小有一定的主观性，但是笔者通过查阅相关文献发现，这种主观性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符合一般人的认知，即这
里的差异大小是可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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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占所有音读数的 54%。
3. 唐音
唐音是宋以后传入日本的语音，又可称为 “宋音”或 “唐宋音”。这里的 “唐”不是唐朝而是
中国。由于吴音和汉音已经深入人心，成为日本语音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故唐音在其中只起到了补充
的作用。在《表》中，唐宋音读音的汉字只占所有音读数的 1%左右。
4. 惯用音
惯用音指的是那些本为错误的发音，却得到大众的认可并形成习惯的讹音。产生惯用音的原因主
要包括偏旁部首类推出来的错误、形近字、语音省略、清浊音的混淆等。在 《表》中，惯用音读音
的汉字约占所有音读数的 8%。
相比较而言，《手册》中的现行规范汉字的语音则没有那么复杂，这些汉字主要是以北京语音为
标准音。虽然中国汉字的字音在地域上仍有一定的差异，但是这种有差异性的字音并不是全国通用
的，而日本汉字的 4 种字音则早已植根于日语中了。
( 三) 字义的差异
日本汉字与中国汉字在字义上的差别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日本汉字保留了许多中国汉字的古义，而现代汉语中已不经常使用这些字的古义了。如
“走”在古汉语中是 “奔跑”的意思，现代日语中依然用 “走”表示 “跑”的意义，写作 “走る
「はしる」”; 又如“零”在古汉语的意思是 “( 雨、眼泪等) 落下”，这一古义也保留在日本汉字中，
写作“零れる 「こぼれる」”。
第二，在日本汉字中，“同字异训”和 “异字同训”的现象非常常见。其中，“训”是对汉字进
行的日译。如“生”这个字，它的“训”有 「いきる、いかす、いける、うむ、うまれる、はえる、
おう、なま、き、はやす」等 10 个，而这 10 个则只是 《表》中规定的，从古至今不止这 10 个
“训”，这就是所谓的“同字异训”。反之，还有 “异字同训”，即不同的汉字却拥有相同的训。如，
「測、計、図、量、謀、諮」这 6 个汉字的训皆为 「はかる」。由此可见，从字义上是很难将中日两
国汉字的字义完全对应上的。但这里也能够说明一个问题，保留汉字的一大用处就是避免出现理解上
的歧义。
第三，还有一些日本汉字义与中国汉字义完全脱节，无任何关联。如表达 “学习”之义的日本
汉字写作“勉強 「べんきょう」”; 表达“受伤”之义的日本汉字写作 “怪我 「けが」”等; 类似的
还有“切手 「きって」”表示 “邮票”、“我慢 「がまん」”表示 “忍耐”、“手紙 「てがみ」”表示
“书信”等等。
四、日本保留汉字的原因
汉字已然成为日本文字系统中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子安宣邦［9］指出，汉字之于日本人 ( 日
语) 是“不可避免的他者”，日语是由汉字这个他者建构起来的。所以说，汉字的日本化既是历史的
偶然，也是历史的必然。明治时期 ( 即 19 世纪中后期) 日本面临民族危机之时，认为日语与西方国
家差异明显，故出现过废除汉字的声音和趋势。二战后，日本政府又在来自国内外的双重压力下相继
公布了各种字表来限制汉字的使用，然而最终都没能取得明显的成效。虽然现代日语是以 “汉字假
名混合”的方式表记，但是汉字依然存在。笔者认为，日本汉字不会被废除，而且会一直保留下去，
原因如下。
第一，“汉字假名混合文体”的局面已经形成，很难更改。虽然在二战后，日本曾多次尝试废除
汉字，只用假名，然而最终也没能实现。当今日本的文字系统采用的仍然是汉字与假名混合使用的方
式。1981 年颁布的《常用汉字表》虽然使汉字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只纳入了 1 945 个字，同时在书
写时汉字和假名的使用比重也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是不能忽视汉字所承载的记录语言与文化的重大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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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与使命。诚然，当今日本社会也受到了许多外来词的影响，用 “片假名”标记的外来词数量逐渐
增多，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汉字文化已经浸透到了日本社会的方方面面，它所存在的价值无法被假名
替代与淹没。同时，这种“汉字假名混合文体”也能够充分发挥这两种文字系统的各自优点和长处。
汉字的集约性能够提高日语传达交流方面的效率; 而假名则更清晰地呈现出日语语法的特殊性。例
如，表示“我”的意思的「私 ( わたし) 」，写作“私”要比写作 「わたし」简洁得多。
历史事实已经证明了汉字无法从日语中割舍，只用假名而摒弃汉字将无法完美地表达日语。而
且，两种系统、两种符号的局面已经形成，当今社会的人们也对这种记录方式产生了极大的认同感，
不容易更改。
第二，日语中包含众多汉字书写的词汇。词汇是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语言的各个方面都有
着密切的联系。葛本仪［10］指出，词汇是语言参与交际的最直接的且实际存在的单位，词汇是语言的
各种成分的具体体现者。古代日语吸收了大量的汉语词汇。当初，这些词汇是以词的形式或以视觉上
的表记单位进入到日语中的，如今它们中的大多数依然可以在近现代日语中看到。近代以来，大批辞
书问世，充分反映了日本学者对词汇的研究水平。而在这些辞书中，可以发现汉字书写的词汇比重相
当高，特别是由两个字组成的汉字词汇。
由于假名的表意功能极其有限，同时日语中又有许多同音的汉字词汇，如果用假名书写这些汉字
词汇，那么就会出现词义混淆的状况。如果用汉字书写，就可以很好地避免误会的发生。此外，在一
些正式场合的对话中，或是书写重要的文本文件时，使用汉字书写的词汇会给人一种礼貌、尊重的
感觉。
第三，汉字与日本文化关系紧密。语言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二者相互影响、相互渗透。
记录语言的工具———文字，在书写与传播文化时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作为 “东亚文化圈”的主
要记录工具———汉字，在传入日本后，不仅使日本有了文字，也使日本有了记录本国历史文化的方法
与途径，还让日本接触到了汉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同时也让日本的历史
文化得以传承。如果废除汉字，那么文化也将受到一定损害，那些历经长时间历史积淀的日本文化可
能会出现倒退的状况。明清以来，用汉字进行 “笔谈”成为中、日、韩、越之间交流的重要手段，
内容广泛的“笔谈”记载了国与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史，对于中日两国乃至“汉字文化圈”各国而言，
都是非常珍贵的文献材料。由此可见，汉字功不可没且必不可少。
从 1995 年起，为了促进国民对汉字的关注度，加深对汉字含义的理解，加强对本国文化的了解，
财团法人“日本汉字能力检定协会”举办了名为 “今年的汉字”活动，每年选出一个最能代表本年
度特点的汉字。评选从当年 10 月下旬开始征集，12 月 12 日公布征集结果。为此，日本将每年的 12
月 12 日定为“汉字日”。到目前为止，此项活动已连续举办了 22 年，可见汉字在日本当代社会有着
不可磨灭的地位。
虽然日本汉字与中国汉字同根同源，但是二者在很多方面都存在差异。如果说汉字进入日本存在
偶然性的话，那么发展到今天所形成的汉字假名混合使用的局面则是一种必然。现在的日语已经离不
开汉字，而且日本汉字与中国汉字也已不可同日而语。可以说，当前的日本汉字已经走上了一条独立
化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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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Overview of the Kanji in Japanese
SONG Yuxuan
( College of Humanities，Xiamen University，Xiamen 361000，China)
Abstract: Some aspects of Kanji were elaborated: its classification，pronunciation systems，differences in
morphology，phonology and semantics between Chinese characters and Kanji，and reasons for the attainment of
characters in Japan． It was believed that characters are indispensable in the writing system of Japanese． A
comparison between Kanji and the standard Chinese characters displayed that a number of Kanji share the gra-
phemic patterns of standard simplified Chinese，traditional Chinese，variant Chinese characters and outdated
characters． Some Kanji find no corresponding Chinese characters，with tiny or huge differences in graphemic
patterns． Influenced by history，culture，social development and changes in Japanese itself，Chinese charac-
ters have changed greatly since they were introduced into Japanese and Kanji are evolving independently．
Key words: Kanji; Chinese characters; independence; graphemic patter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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